
成立于110年前的南社，近来忽而成了热
点。苏州和上海两地的纪念活动，相关的墨迹
文献展，还有以“南社”为剧名的话剧上演……
使原本已为人几乎忘却的一个文学社团，再度
蹿红，成了年轻人关注的兴趣点。

人们关心的总是那一批文人才子的故
事。当年的南社，用文字鼓吹革命，海内从流
向风，吸引了一大批江南的反清志士，其人才
之盛，声气之广，自东林几复以来，真未尝有
也。说起南社，总不能不提柳亚子，虽然南社
的创始人鼎足有三，按社籍号的顺序，前三位
分别是同里的陈去病、张堰的高天梅、黎里的
柳亚子。不过柳亚子却是南社的“灵魂人物”，
他当过南社的“书记”，也任过南社的“主任”和

“社长”，从后来的情况发展来看，无论是诗名
还是地位，柳亚子毫无疑问可算是南社的一号
人物。然而，南社社友因唐宋诗之争，在一九
一八年掀起了轩然大波，结果导致柳亚子赌气
而“摔了纱帽”，声明永远脱离南社。尽管多年
后又成立了新南社，柳亚子再任社长，但那是
后事。而这次诸友久劝不成，南社一时群龙无
首，大有风消云散之况。此时，社友推举了一
位年轻人继任其事，默默地挑起了“主任”之重
担，编发通知，举办雅集，甚至还自己出资印了

《南社丛刊》第二十一集和二十二集，重揽了南
社之大局。这位年轻人就是金山张堰的姚光，
号石子，当时才二十七岁。故南社的主政者，所谓“前有柳亚
子，后有姚石子”，此南社“二子”，应该说对南社的创设与维
持，都是功不可没的。

上海金山的张堰镇，是南社文人的发祥地。南社社友
中的多名“骨干”，皆来自金山的张堰镇。譬如创始人之一
的高旭（天梅），善于饮酒长于雄辩，捉笔为诗，立马可就。
今天的张堰镇上，还存有高天梅的故址，牛桥河边一条幽
静的小路，有一长排古旧的围墙，在一石砌的门楣上，仍保
留着当年所刻的四个篆书“万梅花庐”，这便是高天梅的斋
名。如今楼虽不存，但树木宛在，院落依然，巍峨高大的树
冠探出墙外，依稀仍透露出昔时大宅深院之盛景。张堰镇
还有一位被誉为“江南三大儒”之一的高吹万先生，也是南
社耆宿，家近张堰的秦山，占地十亩，自颜其居为闲闲山
庄，取诗经“桑者闲闲”意。其实高吹万和高天梅是叔侄关
系，但年龄相仿，侄儿天梅反还年长一岁。叔侄俩儿时便
一同玩耍，还拜了同一塾师读书。而姚光则是高吹万之外
甥，称高天梅为表兄，一九〇九年南社成立时，姚光才十八
岁，但他年纪虽轻，资格却很老，于成立的第一年就加入了
南社，社籍号排名第26号，非常靠前。

如今金山张堰镇新华中路 139号的南社纪念馆，当年
便是姚光的故居，门前“南社纪念馆”五个似楷似隶的大
字，乃饶宗颐先生的手笔。这是一套非常典型的江南风格
建筑，据悉此宅院初建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后翻修
于一九三〇年。十余年前为恢复南社纪念馆，重新修葺以
尽可能恢复旧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四进二层，庭院回廊，
飞檐翘角，粉墙黛瓦的门楼上，刻有“复庐”二字，虽未落
款，但我猜应是姚光先生的手迹集字。姚光原名后超，字
凤石，因少年时即不满清廷的丧权辱国和腐败，故改名曰

“光”，斋名“复庐”，寓含“光大前业、光复中华”之意。十年
前我第一次去张堰时，承蒙姚光幼子、年逾古稀的姚昆遗
先生拨冗，专程陪同一起瞻仰了南社纪念馆。当时的故居
和纪念馆刚成立不久，据第一任馆长、也是姚家后裔的姚

昆渝介绍，当年为了恢复故居、修建纪念馆，他们四处奔波
寻访，搜集遗物，尽量使故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及
碑额楹柱，一仍其旧。今天我们在故居看到的“怀旧楼”、

“自在室”、“古欢堂”等，皆为姚光先生当年的潜修读书之
处。姚光诗文之余，尤注重古代典籍及乡邦文献的收藏与
整理，辑刊有《金山艺文志》《金山诗文征》《松江郡人遗诗》
等多种。他待人宽厚，重义轻财，亲朋有急告贷，倾囊相
助，即便久借不还，也从不索讨。他尝言：“交友之道，务崇
宽恕。宽则得众，恕则远怨。”晚年先生移居沪上巨鹿路，
检理什物时，借劵已有满满一箧，他索性默默付之一炬，再
也不提。

上海图书馆藏有数通姚光致顾廷龙的书札，皆写于一九
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此时正是上海合众图书馆成立之
后，由叶景葵请来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顾廷龙南
下担任了总干事之时。一九四一年，合众图书馆离开创办之
初的复兴中路租赁处，搬至富民路长乐路拐角的那幢新建的
三层楼建筑里，顾廷龙每天则工作于此。这里距姚光晚年居
住的巨鹿路住宅还真是一箭之遥，所以素有交谊的姚、顾两
位，且都有收藏金石碑版、研究刻本佳椠的同好，因此那一段
时期他们的往还就更频繁了。这一通写于一九四三年四月
二十三日的书札如下——

起潜我兄先生 史席：
别来倏又时日，文旌在望，常用驰仰。弟宿好眉寿老人

文字，非能解其金石之学，只佩其涉笔性情真挚、点画古拙朴
茂而风趣，亦觉甚可爱也。故每遇清仪阁之楮墨，虽属残剩，
多为收弆。曾拟辑张叔未先生年谱，乃丁丑之难已稍散佚
矣。顷书估携来清仪阁传钞本一册，似系老人之笔札，以手
头无书，不知其内容多有刻出者否？即以呈鉴，先生究心金
石，于老人必有素契，披览之余尚祈于护叶随笔写以题记，亦
藉识吾辈频年避地在沪会合之因缘耳。

博山先生所景印之明清藏书家尺牍，弟为装套乞转恳景

郑先生惠题套签，并资珍重。敬颂
著安不既！

弟：姚光再拜 四月二十三日

书札中的“眉寿老人”以及“张叔未”，皆
为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张廷济先生，张廷济
是浙江嘉兴人，擅书法，工诗词，精金石考据之
学，喜藏各类古器文物以及碑版书画等。其
号叔未，晚年又号眉寿老人。“清仪阁”乃是张
廷济藏金石图书和古器书画的斋名，故有《清
仪阁金石题识》《清仪阁古印偶存》《清仪阁题
跋》等著作。姚光是金山人，与嘉兴邻近，所以
他一直心仪张廷济的文字，也曾有为其辑录
年谱的打算，可是抗战爆发金山沦陷，资料散
佚而无法完成矣。此信中说他得到书商送来
的一册清仪阁钞本，想请顾廷龙为之看一下，
并祈望披览之余再题写几句，以记老友之
情。另还有一册潘博山的《明清藏书家尺牍》，
他想请潘景郑先生题一条套签，因为潘景郑
既是潘博山的弟弟，又是顾廷龙的内弟，故而
请顾先生代求。

潘博山、潘景郑昆仲，出身于苏州的藏书
世家，其祖父潘祖同是咸丰六年的进士，清代
著名的藏书家，也就是清代大学士潘世恩之
孙。潘氏昆仲皆精于藏书和版本鉴定，兄潘
博山还很有经商的才能，曾将珍本以天价卖

给了为公家收书的郑振铎，被郑评之谓“大可畏惧”的“潘
某”，有“儒”而实“商”。可惜潘博山一九四三年才四十岁就
因病早卒了。而潘景郑则专研国学，受业章太炎、吴梅等大
师，学文学词曲。潘氏兄弟除了藏书外还各有所好，博山收
藏历代尺牍，景郑则嗜好石拓及古砚等。说起来我还藏有一
叶潘景郑先生的书法手迹，是以金文录写的一首五绝古诗，
虽不是书家的笔墨，然也可见出文人字的趣味。

从姚光先生的这封信中，由张廷济钞本的话题引出，
可以看到几位喜好金石藏书家的交往关系。姚光自幼喜
欢藏书读书，他曾有诗记曰：“平生于书有笃好，积习所在
惟缥缃。”其实从年龄上讲，姚光皆年长于顾廷龙和潘景郑
十余岁，但他却非常的谦虚，自认为字写不好，反而请两位
后生为他的藏书题签。当然，这里固然有顾廷龙先生精于
书法，擅写楷书与大篆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我想还是因他
们于藏书版本方面的学问，才使得与题字相得益彰。不过
就这一通函札来看，我以为只要不以书家的字来衡量的
话，那么姚光先生的书法还是很有一功的。虽然我在《姚
光全集》中未找到他年轻时的临池学书路径，但从他多封
书札笔墨似也可以看出他的书法特点，其字以楷书为主，
用笔迟缓，线条古拙，读之颇可玩味。姚光一九四五年因
病逝世后，其表兄高君定曾有一篇写姚光生平的“行述”，
其中有一句写到他的字，说“造次笔札，多作正楷，力透纸
背，首尾如一。”我曾为此专门请教了姚光先生的哲嗣、如
今已九十三高龄的学者姚昆田先生，他告诉我说，父亲一
生认为自己的字不行，所以也从未提过他的字是写的哪一
路风格。可能他小时候练的是颜体，但他觉得书法不够
格，所以很少为人题写对联条幅之类的作品，留下来的墨
迹，多为手稿书信，很少有大幅的作品。

如果说是颜体，或许他有过临习《麻姑仙坛记》的经历，
那种古朴含蓄的结字，那种平缓与稚拙的用笔，真还是有那
么三分的意趣。然而，过去的文人总是那么谦退并善于藏
拙，明明渊雅有致别具一格，却偏偏自以为还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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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笔者撰写了一篇拙文《也
说“享受批评”》，是从“享受批评——全
国代表性中青年书法名家个案研究组
委会”引出的话题。两年过去，回眸“书
坛”，能够真正把“批评”作为一种“享受”
的可谓寥寥无几。

近来，在朋友圈看到一位署名“长
安居”的作者，在微信上连续发了数篇
有关书法批评的文章，文笔犀利，主要
针对当下书法展览及所谓的“公众人
物”之作品敞开心怀，发表见解的。一
时，让人觉得这趋于平静的书坛又“热
闹”起来，当然，作者对书法的阐释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支持者有，指责者有，
潜水者有，担心者也有，支持是因为很
久没有读到这样痛快的文章了；指责是
说他想借批评“名人”而出名；担心是为
作者这样指名道姓去批评，会不会遭来
麻烦。笔者以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想
法，一个关键问题还是在如何面对“书
法批评”的问题，批评肯定没有表扬那
样好听，尤其是那些诚恳实在，又富有
辣味的批评，的确，要让人红脸出汗。
前不久，中国书协在京主办了一个“当
代中青年书法理论批评家高研班”，中
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从中国书
法的现状，分析和指出了当下书法面临
的主要问题和书法批评面临的挑战。
他说：“书法理论批评要找准病灶，解决病因，要构建历史的、人民
的、艺术的、美学的书法批评话语体系，要保持明辨方向的能力，切
实让书法创作回归对美的执着追求，真正让书法艺术焕发中华气
度、中华风骨、中华神韵。”

其实，真正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的人，对书法基本的美与
丑还是可以分辨的，只是因为“讲面子”，所以，鲁迅先生说“面子”是
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不过，“讲面子”有其“双重性”，批评如果“讲面
子”就难以营造健康的批评氛围，但如果你深知“面子”的重要，你就
不会做出“丢面子”的事。“讲面子”与“享受批评”也有其因果关系，
抛开“面子”可能就会视批评为一种“享受”，否则，很“难受”。“享受
批评”是需要“底气”的，并非你好我好，也不是让学术“和谐”，让批
评“表演”。

过去有人面对批评说，“你想不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身在屋
檐下，你说怎么办？可能不好回答。生活就是那么富有妙趣，说了
的不算，算了的不说；当面不说，背后说；台上不说，台下说。前两
天，一位策展人对笔者说，他正在筹备一个“迎新年”全国名家书画
展，他说，那个出资人很狂，参展名单一定要让他定，他想叫谁就是
谁。你说，对这样的展览有什么办法呢？笔者说：没办法，有钱就
是任性。可能你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去参加。呵呵！

笔者敬佩“长安居”同志的勇气，他说：书法批评之于当代书坛
一定困难重重，书法批评不过是说出自己特别想说出的书法直觉
和感受。当笔者读到中国书协高研班那篇新闻报道时，还是对未
来“书法批评”充满信心的，它这样写道：“针对当前书法理论批评薄
弱、滞后、缺位的现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担当和敏锐的洞察力，检
视当前现状、剖析存在问题，逐步探索建立新时代书法审美标准、
评价体系和文化气度。”笔者有感，唤起“享受批评”的意识，就是为
了营造一种有利于中国书法发展与创作的正常批评状态，生活有
时还是需要“心灵鸡汤”的，批评可以“醒心”，所以享受；批评可以

“洗心”，所以享受；批评可以“养心”，所以享受。
翻过年头，就快到春天了！但愿“书法批评”的春天离我们不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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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彦

1919年，诸乐三在三哥的陪同下，报考了杭州中医专门学
校。当时正是废科举兴新学之时，中医过去都是师徒相传，而今
到处都开办新式学校。1920年，诸乐三在二哥诸文韵的帮助下转
学到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二哥诸文韵1916年即到了上海，担任吴
昌硕的家庭教师，教的是吴昌硕的孙儿。为了教学的方便，诸文
韵就住在吴昌硕的家里。诸乐三转学到上海后，即与二哥同住一
室，白天去学校读书，放学后就回到吴家。诸乐三从小就喜欢书
画，有一天他把在学校画的几幅画拿出来，请吴昌硕给予指点。
吴昌硕看完诸乐三的作品后，并点评了每一幅作品的优缺点。吴
昌硕看到署名“乐山”，便讲到：“乐山，这个‘山’字不好。因为‘智
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山字取名的人太多了，所以不好。不如
改为‘乐三’为好。孔夫子讲过‘益者三乐’嘛。”接着有补充到“竖
三画的‘山’不好，还是横‘三’画好。从前做人不容易，男人作得好
很快乐，此一乐也；为人能作诗、书、画事，心情愉快，诗人浣溪，此
二乐也；加上篆刻刻得好，这就是三乐也！乐三，你看怎么样？诸
乐三连连点头称好。从此以后，诸乐三遵从师意，就把名字改作

“诸乐三”了。”1923年，诸乐三从中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医院门
诊部工作，加之后来又去上海美专兼课，诸乐三与吴昌硕家里的
次数就少了，吴昌硕还会时常念叨起诸乐三。吴昌硕还曾经画过
一幅《水仙佛手图》，画面上 题句：“仙假手、佛圆光。肱三折，肘一
方。赤者剑，青者囊，饮且食兮寿而康。乐三仁兄读书精医理，写
此赠之。甲子初夏，吴昌硕时年八十又一”。不久吴昌硕又赠诗
给诸乐三：诗曰：“何药能医国，踌躇见性真。后天扶气脉，本草识
君臣。鹤洛有源水，沪江无尽春。霜红寻到否，期尔一流人。”诗
中以明末的著名医家、书法家、爱国诗人傅山为范。傅山著《霜红
集》，故有“霜红寻到否？”意寓深长。古今医、艺兼擅者或弃医从文
者都大有人在，如清代傅山，近代的郭沫若、鲁迅、章太炎、萧蜕庵
等，诸乐三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时，吴昌硕经常与一些书画界的朋友在“海上题襟馆”聚
会，由于吴昌硕的关爱，也经常带着诸乐三、诸文韵兄弟两个去，
使诸乐三大开眼界。诸乐三的二哥诸文韵在任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艺术教育系主任时，要赴日本考察，但他的课程早已排定，临时
调动或者找人替代都比较困难，经过考虑，诸文韵向校长刘海粟
推荐了诸乐三。由于刘海粟在吴昌硕家见过诸乐三，也知道他是

吴昌硕的学生，绘画有一定的基础，于是就答应了。不久即被聘
为上海美专国画系的教授。后来还先后担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
学校、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及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教授。教学之
余，时向朱强邨、诸宗元、冯君木等前辈请益，诗文造诣日进。又
与仲兄闻韵，及姜丹书、朱屺瞻、潘天寿、张书旃、吴茀之、张振铎等
组织白社，研究画艺。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战火烧到了上海。诸乐三被迫离沪。诸乐
三寓沪十余年。1946年起，应潘天寿之邀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
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教，主讲花鸟画、书法、篆刻、画论及诗词
题跋等课。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潘天寿、吴茀之等一起为浙江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的重建和发展积极努力，作出了贡献。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他参与筹建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

诸乐三（1902～1984），原名文萱、字乐三，号希斋，浙江安吉
人。生前曾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
师、浙江省政协常委、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
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诸乐三从小就喜欢书法，少年时每天清晨即随父亲在村塾习
字，开始是描红，稍长即临摹颜鲁公的《多宝塔》、《麻姑仙坛记》等，
十二岁后，即能为亲戚书写对联，十五岁便能作诗，十六岁为村里
的中药店书写招牌“聚芝堂”，见到这些字的人都夸奖诸乐三能书
写大字。后来，在吴昌硕的指导下，诸乐三的书法在真、草、隶、篆
各体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楷书方面，主要临习钟繇，如《宣示
表》、《荐季直表》等，因为钟繇的小楷有篆隶之笔意，点画古雅，笔
法清劲，结体巧拙相生，意象开阔，诸乐三中年时期的手抄诗稿中
留有明显的钟书的遗韵。行书兼习二王与元代倪赞和明代黄道
周等，能融会各家之长。草书临习孙过庭的《书谱》，以及王铎、傅
山、黄道周的墨迹，其中受吴昌硕的影响也不小，行笔稳健、收放
自如，凝潇洒含蓄于一体。隶书法乳《张迁》《华山》《衡方》等于一
炉，并将吴昌硕化方为长的结体和其浑厚的用笔用墨结合在一
起，故能端庄奇古。诸乐三对于篆书用功最多，早年临习邓石如、
杨沂孙、吴大澂和吴昌硕等人的字帖和手迹。字跟从吴昌硕学习
后，得知取法乎上的道理，主要临习《石鼓文》和秦篆和汉碑的额
篆。对于吴昌硕的篆书虽然临习不多，但毕竟看的多，耳闻目染，
在书写中还是不知不觉地呈现出吴昌硕的影子。

海派书家摭谭（三十五）——诸乐三

临印是读印的延续，是从心到手领会
古印形式与精神气息的必经过程。

读印是临印的基础，古印读不透，仅
会以机械性死临，临得再像，这决不是临
印的真正意义所在，死临古印对学习篆刻
无任何益处。

读与临都需要用脑去思考，用心去感
悟，临印更须用手去体悟。临印不在于
多，而在于精。每一类古印，用心临几
方。临通了，即可事半功倍。

读印之目的在于让古印融化于心，而
临印之目的是通过对古印重复临摹，提升
操作技法，扎实的技法是创作的保证，否
则所有的理念只能是空中楼阁。

临印能使我们逐步达到心手合一，只
有心手合一才可自如化印。随心所欲复
制创作出具有古印面貌与气息的作品。
从临印中能积累经验，积累丰富的传统元
素，为我所用，为我所化。

如何才能真正临好古印？
我以为临印必须采用分阶段性临印，

才能为学习篆刻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一、实临
一般采用 1：1摹稿后反印上石，但我

认为最好用大于原印之石实临，尽最大可
能临写出与原印实际形态相一致的印稿
后反印上石或直接反写上石后直接奏刀。

这阶段是揣摩古印刻工如何刻印的
阶段。

二、意临
凭记忆及对原印的理解，写好印稿后反印上石或直

接反写上石，也可在石上直接写稿意临直至涂墨急就。
这阶段是有意逐渐形成我就是这古印的刻工的意

识，是强化主动性的阶段。
三、创临
通过解析古印，对所临之印进行字形结构及其他构

成的有意识调整，写好印稿后反印上石或直接反写上
石，也可在石上直接写稿直至涂墨急就，刻出有自我想
法的印。

这阶段是培养自己有意识成为刻古印之刻工中的

一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阶段。
临印阶段性训练的同时还须制定好

每个阶段所要达到的训练目标。
第一阶段目标：
做到临印的精准度，让各形式的印章

能深入记忆的同时让手能达到一致。提
高对原印的理解与解析消化能力，查验自
己对原印消化的程度。

第二阶段目标：
提高印的笔意以及临印与古印气息

的统一性。
第三阶段目标：
做到强化临印者的变通与举一反三

之能力，为自身风格的形成作准备。
每一方古印都认真细致经这三阶段

的强化训练，其效果是，临百方胜过临千
方。

另外，在临印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
会遇到一些问题。

一、临哪类古印
临自己品读过且铭记于心的古印。
二、如何临出各类古印之线条特征
不同的运刀技法所产生的线条特征

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熟练掌握各种技法
是前提。

三、古印材质不同，其气息必不相同，
如何做到临印与古印气息一致？

仔细了解古印气息形成之根源，熟练
掌握各种做旧技法。

四、为什么有的人临了几千方古印而
不能化，而有人只临了几十方甚至只临几方古印就能以
一化千，形成个人印风？

我个人体会这是由临印方法与天份决定的，临几千
方古印而不能化者，那必定是读临古印之方法有问题。
方法不对，功夫白废。

天份高即悟性高，悟性高者一点即通。如齐白石从
赵之谦的一方印中找到自我。

以上仅为我个人经验之谈，我始终认为临准其形不
是唯一目的，临出与古印气息一致是基本要求，通过临
印，以古化今，化为我用，那才是临印之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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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书学
讨论会论文评选结果

优秀论文（5篇）

张荣国 苏轼书法鉴

藏体系研究——以《东坡

题跋》为中心（普陀）

顾 琴 河西汉简章

草演进的三个阶段及书法

风格（闵行）

王晓光 于右任与后

碑学时代的碑帖熔冶--
兼与赵之谦、沈曾植、王蘧

常比较（长宁）

叶嘉沂 书法微信公

众号传播模式探究（嘉定）

张学津 论近代上海

篆刻展览对印坛发展的作

用与影响（嘉定）

入选论文（26 篇）

朱海林 怀袖雅物文

房清赏：晚清民初的“金

石”扇骨艺术（闵行）

吴运友 天真烂漫是

吾师——董其昌的书学理

论与实践（松江）

章尚敏 浅议书法的

文化性——从刘熙载《书

概》说起（浦东）

施之昊 晚清以来金

石家之诸特质（浦东）

顾 琛 基于翻转课

堂微课教学形式在小学书

法教学中的探索——以上

海市 C 中心小学为例（长

宁）

陆锡兴 揭开元氏魏

碑之谜（长宁）

柏为民 书法是玄妙

艺术——书法定义与文化

艺术溯源（杨浦）

丁经亚 书法刍议之

一：汉字排列的顺序（普

陀）

陈金杜、苏金成 于

右任草书的美学特征及艺

术价值（宝山）

俞华强 中锋度——

试用度量的方法再论线条

美的本质及其作为书法美

核心的原理（徐汇）

田振宇 赵孟頫书

《前后赤壁赋》及绘《东坡

笠屐像》松江刻石考（静

安）

孙景宇 张弼书法研

究（青浦）

叶 晟 赵孟頫与藤

原行成书法异同浅谈（静

安）

程苗苗 试论明代隶

书的特征与嬗变——以吴

门和松江为中心（徐汇）

谢诗奇 “回到书斋”

——试论当代书法审美方

式变革回归之必然性（黄浦）

戴安然 从“源头”“码

头”标识浅析上海书法篆刻

人才高地建设（普陀）

董汉泽 且饮墨沈一

升：吴昌硕与日本篆刻

——从与日本“友人”交游

谈起（闵行）

韩立平 “书如其人”

视域下的中国当代书法生

态审思（闵行）

邓序之 从创作的角

度看《平复帖》的意义（浦

东）

金诚立 东汉后期西

州地区草书潮流形成原因

探究（闵行）

许 思 豪 《美 的 历

程》，晚了四百多年的误判

——与李泽厚先生商榷金

文艺术的审美追求出现的

历史时期（黄浦）

莫桑尼 质文迭变，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试论海派书论中关于碑学

帖学的探讨（闵行）

葛华灵 明初阁臣的

书法观——以杨士奇的法

书碑帖收藏为例（宝山）

孙 涛 全国第三届

册页展作品素材内容浅析

与思考（奉贤）

蔡则齐 杨维桢《真

镜庵募缘疏》现象以及对

浦东书法文化体系构建的

影响研究（闵行）

郑祥军 书法中九宫

格形制的演进及其文化内

涵探赜（闵行）


